
他安慰妈妈说：“现在是年底了，

那些烂仔也要搞钱回家过春节了。他们

是吓唬人的。我们班上有 10 多个同学

的妈妈都接到过这样的敲诈电话了，你

以后不要接他们的电话就行了。前年的

那伙黑社会的，在校园内发展成员收保

护费。要我参加，被我拒绝了。他们不

是威胁我，要废我一只手的吗？可我现

在还是好好的！” 

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那是在另一

所学校，儿子还因此跟他们打了一架，

我也跑到那所学校的校办公室大闹了一

场。结果是儿子所在的年级级长给我做

了儿子在校园内的安全承诺。 

我还是不放心，想了想，对儿子说：

“儿子，你已经 15 岁了，已经成人了。

你必须要懂得如何保护好自己。现在的

治安秩序越来越坏，光靠警察来保护我

们，那已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了。现在，

我们必须要做好做足防范措施。第一，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你不能走出学校大

门一步。这是防止你们老师说的那些在

校外徘徊的歹徒的。第二，任何人找你，

你在未征得爸爸妈妈同意下，不能私自

去见他们。媒体上公布的很多绑架案就

是那些天天见面的熟人做的。第三，周

末，你不能一个人离校，你必须等我派

车去接你，而且车牌号码必须是自家的，

你才能上车。上学的时候也是一样。第

四，不能在校园内同任何人发生争执和

记忆里，我嚎啕大哭起来，什么人也

劝阻不了我的哭声。后来，还是奶姆端来

一碗涝糟甜甜地喝了，我才停止了哭泣。

被奶母抱到院坝一看，脚前的长江早已不

是白天看着的那个样子，它已变成了奔腾

咆哮着的黄黄的一片汪洋大海，人们把一

盏大灯用竹杆支在院坝当中，院坝前面斜

坡的一遍竹林已被淹至顶端，原来仰想天

空的那些竹梢都被江水斜斜地冲出去老

远。几乎还差二尺，江水就要漫进院坝，

淹进鱼洞县政府机关临江的我家的门坎了

……

早已不记得那夜是怎样在熙熙攘攘鼎

沸的人声中睡了过去的。只知道第二天醒

来后，看见水退下去后岸边一片黄黄的瘀

泥。

我 1952 年生人属龙，算命的说我是

双龙双羊四层土。又说我的一生之中需要

有些大水来冲土！

六、凄惨的回忆          
　　 

还是回到交通路的回忆吧。

留在我记忆中至今还有的几个片段的

就是：

片段一：投水的男子          

一个冬天的清晨。寒冷的河岸边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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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殴。” 

儿子点头答应了，然后嘻笑地搂着他

妈妈说着悄悄话。 

一个月后，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了起

来。说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小学生被绑架

了 30 多个，撕票了 10 多个。主要受害人

都是那些高档住宅小区的住户。现在，高

档小区的住户们都不敢继续居住了，都在

想办法转手出售自己的房屋。 

后来，传言越来越多。每到周末，学

校的大门外被几十个治安员围了起来，老

师和保安都在校门外紧张地等着家长过来

接送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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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起来一具青年男子的尸体。他衣服穿

得好好的，头已泡胀，一副可怕的面目。

于是，小城的人们争相传说：是失恋

后跳了河，是……

片段二：火车撞死瞎子 

夏日的一个黄昏。东面山上的铁轨上

火车撞死了一个瞎子。我和一些天不怕地

不怕的男孩去看了：瞎子的尸身已分裂成

几块。一个具说是他兄弟的中年男子正抱

着已失去了下半身的尸体在铁轨上步履

危艰地行走着，他的表情之痛苦和麻木，

他的眼神之忧伤和绝望，不是我的笔墨在

这儿可以写得出来的……

瞎子被撞死在铁轨上的悲惨的事件，

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记

忆。特别是看见他的哥哥把他的弟弟的被

火车撞得分离了的血肉模糊的尸身－－

一些肉块，用双手捧起来，一堆一堆地放

在一张耀眼的金黄色的篾席上时情形：

金黄色的篾席、让人看了心惊胆战的

人身上的血红色的肉块、闪着铁光的火车

轨道、日落的光辉映在瞎子的上半截身子

的脸上，他的斜乜地瞪着天空的“死不瞑

目”的翻着眼白的双眼……

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总是不

敢去看那片山垭。我们到远处的农村去打

鸟时，都只有绕开那片山垭，从河对岸那

边过铁桥去了。

瞎子被撞死的事件，让我开始知道人

间一些真正悲惨的事情了。

虽然，我早已见过一些武斗的场面，

见过近在离我不到两步距离的工人纠察

队员用冲锋枪向骑摩托车的军人扫射，从

冲锋枪的枪膛里弹跳出来的冒着蓝烟弹

壳就抖落在我的身上；见过正在大街上行

走的无辜的人们，被远处突然扫射过来的

自动步枪子弹当场击毙在地上；见过红卫

兵用长短武器押着无辜的过路行人，用枪

口顶在头上让他们跳舞等等文革中的惨

剧和闹剧，我的同学和熟人里面就有好多

死于文革的武斗。但是，那，必定还是因

为一种人为的原因，是处于中国举国上下

的武斗的内战之中。

唯独，唯独瞎子被撞死的事件，让我

感到尤其地伤感。

那个瞎子，还有去收尸的瞎子的哥

哥，一看就是附近乡村里老实憨厚的农

家人。他们的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穿的，

都是些疤上连疤、补上连补的农民的粗布

衣裳。 

七、作孽的回忆 

交通路靠近城市一端的尽头的北边

是一家医院。走到街的尽头，可以看见医

院后墙边上的停尸间。那个地方是小孩们

最害怕的地方，无论白天晚上经过那条必

经之路时，我们都低着头，大声吼叫着唱

着歌曲冲过去。 

大娘家的后面 30 米不到的距离，就

是斧溪河的河面。那个年代的那条河的河

面，真是两岸的绿水青山啦！从窗口向西

面进城的方向看过去不到 300 百米的距离

是一条横跨河面的铁桥，桥上整天都是忙

忙碌碌的人和车辆；从窗口望东看，就是

河流的拐弯处，河岸上总是停靠着一排排

的木船。河的两岸都长着一丛丛一簇簇的

竹林和灌木。

河岸边的沙滩上，是我们钓鱼的地

方；河岸边一丛丛一簇簇的竹林和灌木，

是我们捕捉昆虫们的猎场；河上，更是我

们夏天在上面游来游去嬉戏打闹的乐园。

片段一：捕杀蛤蟆和青蛙

记得有 一年开春的一段时间，我天

天用自制的竹弓射死一对对在河岸边交

配的蛤蟆和青蛙，并把我的战利品在一片

大青石上齐齐地几十只摆了一长排，让它

们都白肚皮朝天四个爪子大张着，那些蛤

蟆和青蛙被我把它们就像耶稣守难似地

用大头针钉在插在少滩上的木头树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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